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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春秋

以人为本的科学

尤海鲁

谈中国近代科学史，不能不提到一位

特殊的人物——德日进（Pier re Tei lhard de 
Chardin,1881～1955）神父。已故中国国家最高

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1917～2008）在2003

年纪念德日进来华工作80周年的题为《东西科学

文化碰撞的火花》一文中称赞道：“和他同属天

主教耶稣会的前辈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人

那样，是一个联接东西方的黄土-丝绸之路的开

拓者。与众不同的是，德日进的科学哲学思想，

时至今日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可以说是历史上

的一座连接20世纪和未来的宏伟桥梁。”今年是

德日进逝世60周年。去世之前的他，在人们、尤

其是中国人心中主要是一位科学家，一位对中国

地质古生物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的

科学家。正如刘东生院士所说：“他在中国前后

生活了23年(1923～1946年)。在这23年中，他对

中国的地质科学、古生物科学、考古科学等许多

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培养了人才，撰

写了许多科学论文和专著，以及重要的哲学著

作。德日进神父在中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被称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

而在他去世后的60年间，随着他的科学哲学著作

的发表，人们更多地领略到了一个科学家和传教

士的博大的人文情怀，尤其是他独特的对人类进

化和未来的思考。这在当今全球化日增、科学和

宗教极具碰撞的时代尤为可贵。

笔者从事古脊椎动物学的研究，有幸“遇

见”这位不寻常的人物，也因他的名字认识了一

些人、经历了一些事。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纪念

他，或许对我们从事古生物研究工作的人或对生

命和人类的历程有兴趣的人有所助益。

德日进和古脊椎动物学

1929年对中国古生物学、尤其是古脊椎动物

学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由孙云铸和杨

——纪念德日进逝世       
      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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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健倡议的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大会在北平（现

在的北京）召开。这一年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

室（即古脊椎所的前身）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

持和协和医学院的协助下成立，其主要工作是采

集和研究中国新生代哺乳动物和古人类化石。丁

文江为名誉主持人，协和医学院的步达生为名

誉主任，主要负责研究古人类化石，杨钟健为副

主任，德日进任顾问。此时杨钟健（1897～1979）

三十出头，刚刚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1927）不

久。在翁文灏的安排下他的博士论文就以中国新

生代哺乳动物为题，翁文灏也就自然将新生代研

究室古脊椎动物研究的重任交给了他。杨钟健不

负厚望，在随后的年代将毕生献给了中国的古脊

椎动物学事业，以其辛勤好学、持久不断的精神

奠定和开拓了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事业。而这样

的成功也离不开像德日进等一批人的助益。

杨钟健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我只

觉得自入大学以后，尤其是回国就业以后，能不

断与比我学历较优之人士在一起，实为我能日新

又日新，不致中途自满的一大原因。我之所以能

在学术上稍有建树，实在应感谢这些先生的”。

杨钟健尤其提到德日进，说“他长我十六岁，当

然为老前辈，但他从来不以老前辈自居……谈到

我们在野外有关学术上的讨论，可以说，我之获

益，比在学校时多得多。他学识渊博，除古生物

及地层外，于考古、人类、地文、岩石等方面均较

我为优。所以我随时随地可以得到他的指教。”

的确如此，自新生代研究室创立至抗战爆发前的

近十年间，杨钟健和德日进合作无间，共同进行

了大量野外考察。

在1929年杨钟健和德日进的华北新生代野

外考察中还“意外”发现了中国的第一个恐龙足

迹化石（陕西神木），而且于同年发表报道。这或

许是德日进写过的唯一一篇关于恐龙的文章，至

少是关于中国恐龙的文章。当然这一年最重要的

发现还是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第一个

完整头盖骨。然而也是在这一年年仅30岁的地质

古生物学家赵亚曾在野外考察中遇害。

自1929年以来，杨钟健、裴文中和贾兰坡等

古脊椎所的老前辈无不受益于德日进。德日进也

始终不忘他在中国的研究和同行们，直到解放后

他们之间还保持着书信来往。解放后，古脊椎所

还配合国家有关部分专门搜寻过德日进在中国

的遗稿等。

上帝，恐龙，周口店

当我1996年从古脊椎所去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或许还只是偶尔听到过

德日进的名字，也记不得在费城六年求学期间

是否有过“相遇”，只知道自己有一位和蔼可亲

的信上帝的老师Peter Dodson。Peter从小热爱

德日进和杨钟健1931年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途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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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师从耶鲁大学一代恐龙大师

John Ostrom（1928～2005），博士毕

业（1974）后在宾大兽医学院执教至

今。1995年Peter第一次到中国来参加

一个古脊椎所主办的关于中生代陆

地生态系统的国际会议时就误了飞

机。恰好那时我负责机场接送和野外

考察，也为此在昆明焦虑了一天；下

飞机到宾馆后Peter又说落了一本介绍

中国的书在飞机上了，我又回机场给

找到了。后来Peter开玩笑说那是故意

在考验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

中国找个学生。

Peter常说他一生就三件事，除

了恐龙，还有上帝和家庭。他从未掩

饰过自己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可

以在改夏令时时提醒你，可以在天冷

的时候问你有没有手套，异国他乡碰

到这样的老师倍感温暖。读书期间疲

于功课和论文想不了太多，而自2002

年毕业回国后才开始好奇上帝和恐

龙在Peter那里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这又离不开德日进，似乎是Peter在有

意和无意之间将德日进介绍给了我。

十余年来Peter几乎每年都到中国，

我们有做不完的恐龙研究。每次到中

国来都会参观古脊椎所的古动物馆，

而开始让我吃惊后来又习以为常的

是每次到三层哺乳动物展厅时都会

迫不及待地去找那些带有德日进的

标签，一个、两个……的确有不少。

Peter也不只一次地去过周口店。记不

得是何时Peter跟我说他这样做的一

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一位生物学

家，曾经出版过关于进化论和德日进

的书和文章。他的父亲一直想看看周

口店，但却终未如愿。

周口店对于古脊椎所是太重要

了，而更重要的恐怕是当时北京猿人

发现的科学意义。在那个时代，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关

于人的进化的观点，在科学界仍面对诸多挑战，在大众的观

念中更是曲高和寡。北京猿人的发现可谓是当时古生物和

古人类领域中最重要的发现，对其研究直接关切到“人的起

源和演化”这一亘古谜题，对进化的观点无疑是强有力的支

持。德日进是因为研究自然科学进而相信进化论因而在1923

年被教皇“谴派”到中国来的。作为一个有着不可动摇的基

督信仰的传教士而同时又从事着科学研究，他一生都在进

行着科学发现和圣经间的交流。此刻，在中国他正亲身经历

着科学发现和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冲动，也无时不在思考着

这一切：北京猿人、地史上的各种生命、生命出现之前的地

球、乃至宇宙之初，还有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的关系到底

如何？必有一种主线可以统摄他们。德日进在自己的内心里

应该是找到了，在他去世后被教皇允许陆续发表的著作中，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他的心灵中达到了科学、哲学和神的统

一。60年过去了，他的思想也始终在流淌着，尽管认识他的人

并不很多。在当下似乎他的名字又被更多地传播着、关注着，

Peter Dodson教授手捧巨齿兰州龙下颌骨。巨齿兰州龙单颗

牙齿如香蕉大小，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植食性恐龙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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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着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该如何

看待科学？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到底如何？

科学和宗教

或许在中国我们不易感受科学和宗教的冲

突，但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这却是许多人不得不

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个困扰着许多科学家、哲学

家和宗教学家的社会大问题。记得大约10年前，

笔者到一个在美国定居的中国朋友家。朋友的

孩子知道我搞恐龙研究就跟在读的小学班主任

联系让我去跟大家聊聊恐龙，我也乐意。但是在

开讲之前班主任特意叮嘱我说非常欢迎来讲恐

龙，但是请千万不要提“Evolution”（进化）这个

词。之前我只知道为了能不能在学校教授进化论

等问题在美国吵得很凶，上至总统和法庭都参

与进来了，但还是没想到这么直接就影响到我这

来了。班主任说你要是提“Evolution”，没准有的

家长就会告我们。

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曾专门出版过一本

册子，题目是《科学，进化和神创论》<Science, 
Evolution，and Creationism〉；回应当时的社会

争论，或可代表大多数科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

场。这里基本是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基于人类体验

的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有其严格的定义，科学

研究的对象是可观察且可验证的自然现象；而宗

教的中心是超自然的人类精神体验，尚不属科学

研究的范畴。因此，两者没有交集，也就无所谓

冲突，或许可以相容。实际上许多神学家也持类

似观点。就进化而言，双方也大都认为这是不争

的事实，这并不妨碍各自领域的探索。在西方有

些科学至上的科学家坚信科学总有一天会穿越

宗教，解释万象；也有许多信仰上帝的科学家找

到了上帝和科学在他们心中各自的位置，相安无

事。

但德日进是要找到一个基督信仰和科学的

结合，而且是在心灵深处的完美融合。像他这样

努力的科学家并不多见。这样的结合颇有些像

中西医结合那样的味道。在中国，西医进入之前

大家只知道有中医，而且已根深蒂固持续了上千

年。西医乍到，自然会受到抵触。但由于西医的

功效，很快便被众人普遍接受；但这并没有排斥

中医，而且现在还有很好的中西医结合。中医在

科学的定义中并非科学，但它无疑也是人类知识

的一个部分；对一个了解中医的西医而言，也不

会排斥中医好的建议；当然这主要是在中国。同

样中医也不会排斥西医，但他也很清楚西医在中

医理论体系中的位置，会取长补短，对人的疾病

进行治疗，无疑这样的结合造福了人类。

也许正如许多伟大的思想一样，德日进的

这条融合之道并不好懂。2008年，在Peter的要求

下，我曾组织过一次“德日进之旅”。参加的10余

人基本都是美国大学天文、物理、化学教授和他

们的夫人们，也有像德日进那样身兼研究和传教

士的人士，也有专职神父。我们参访了周口店、协

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旧址、利玛窦等传教士

在北京的墓地，还在古脊椎所进行了一次学术交

流。北京语言大学的王海燕老师也作了报告；她

在法国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德日进，可谓是我国

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的《科学，进化和神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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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日进了解研究得最多的人了。大家对德日进

的热情让我感动，也不禁好奇德日进到底要告

诉我们什么？期间我曾问过一位80多岁的美国神

父，他告诉我德日进的书就放在床头，时常拿来

看看从中获得力量。对他而言，德日进就像经典。

经典应该就像我们的《中庸》和《老子》，开卷有

益，但又有谁敢说读懂了呢？或许这就是伟大之

所在吧！但有一点我们知道那就是德日进的思想

是建立在他的几十年的古生物学研究和对进化

论的理解之上的，进化是他的主线。也有人说他

的思想的形成和在中国20余年的经历不无关系。

从他的书信集中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的友人圈主

要是丁文江、翁文灏和胡适等，据王海燕说还有

北京西郊的一位道士。不过他的基本观点肯定在

来中国之前就形成了，否则他也不会被“谴派”

到远东。

东方和西方

现在的世界是由西方主导的，西方的兴盛得

益于几百年来科学和技术在那里的开启和发展。

然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也在反思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科技的发展无疑给人类带来了巨

大的利益，人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得到极大提升。

科技也使全球化日增，尤其是在互联网的今天，

地球村已是事实。但同时，地球人面临的问题也

似乎更多，对未来也更捉摸不定。科学技术本身

并没有错，它们自己没有善恶，问题的根源在人

们的思想。这时尤其需要交流，在交流之上才能

有理解，才有可能找到答案。二十世纪一位伟大

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用毕生精力研究总结了

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家，他发现古往今来尽管人们

有无数的思考，但都逃不出四个人曾经尝试、发

展并奠定的范畴。这四个人是苏格拉底、孔子、

耶稣和佛陀。他们都在探寻人和世界的最基本

的问题。苏格拉底刨根到底毫不留情的发问传

承给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孔子强调中庸和天

人合一，着重世间的和谐。尽管佛教是宗教，但

它并不是对“神”的崇拜，而是认为有情众生都

有彻悟一切的能力，修行就是要获得像佛陀一样

的智慧。耶稣相信上帝，相信有个全能的“神”

的存在。佛陀、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生活在公元

前四～六世纪，耶稣生于公元前。四者都从人出

发，要解决人的问题，但遵循的途径和得出的结

论却不尽相同：苏格拉底强调人的自我思考和批

判；孔子教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耶稣要人把自

己交给上帝；佛陀认为人生如戏，无我才是解脱

之道。

不知德日进是否曾和佛教徒有过对话？但

2013年在北京凤凰岭的龙泉寺却有过一次上帝、

恐龙和出家人的交流。机缘巧合，受龙泉寺之邀

刚刚结束了甘肃恐龙野外发掘的Peter于6月21日

夏至日在那做了一场题为“上帝和恐龙”的报告。

我有幸陪同并作翻译。其实我这个翻译作用不

大，因为龙泉寺的特色之一就是聚集了众多高学

历的年轻出家人；接待我们的师傅就是清华大学

曾经的博士。看得出Peter很兴奋于这样一次交

流。尽管他在美国热心科学和宗教的对话，并在

宾大也讲过一门关于科学和宗教的课程，但毕竟

这次是直接跨入了一个中国寺庙的殿堂。感觉得

到，这样一种交流是正能量，参加的人也各有所

获。

演化和人的现象

2008年在美国有一本畅销科普书《你中有

鱼》<Your inner fish>，已有中文版，古脊椎所古

动物馆受此启发还组织过“我们体内的鱼”的一

次特展。书中开始讲述了作者到北极寻找3亿年

前的一条鱼的故事。作者Neil Shubin是芝加哥大

学教授，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位古脊椎动

物学方面的院士就是古脊椎所的周忠和，也是中

国科学院院士）。不过发现这条鱼的时候Neil还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是我的导师之一，我在宾大

前两年的书桌就安在他生物系的实验室里。当

时决定到北极去找这条鱼确确实实是个冒险，去

北极工作的代价自然很高，万一找不到怎么办？

不过Neil好动，思维敏锐，他查遍世界地质图坚

信只有那里3亿多年前的地层里有他要找的这条

鱼，而它正是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由水登陆的

关键一环。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后居然找

到了。不过Neil要研究的不仅仅是这条鱼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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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演化关系，而是将化石发现和他对现生

脊椎动物遗传发育学的研究相结合，我对此印象

颇深，他在宾大的几个学生都是重点做发育学方

面研究的。Neil也乐于科学传播，他到芝加哥大

学后花了很多精力完成了这本书。Neil的研究可

谓代表了现在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潮流。通过

许许多多这样的研究，我们对生物演化有了更

广阔和深入的认识，生命之树演化的枝节日渐清

晰。我们也认识到生物演化和其所依赖的环境变

化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推测与这些演化相应的

基因调控。德日进若有灵一定会赞叹60年来古生

物学的大发展。

共同祖先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你我他，地球

上所有生物都曾在某个时刻是一体，有个共同的

祖先。若再深究，现代科学也告诉我们这个祖先

可以追溯到46亿年前地球的开始和137亿年前宇

宙的大爆炸。无论你我他再复杂，构成我们身体

的元素也曾是那条鱼或一只恐龙或地球上任何

其他一个生物的一份子，我们呼吸的空气亿万年

前的它们也在呼吸。更何况大爆炸之初，我们的

宇宙还只是氢和氦以及更简单的粒子，大家又怎

能不是一体呢？当然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生命

和意识的本质和起源，有的人认为随着演化越来

越复杂，生命和意识自然会产生，思维就像胆分

泌胆汁一样是大脑的产物，也有人说物质和精神

是分开的。这是当代科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也

是古往今来哲学思辨的主题。或许有朝一日随着

科学研究的深入我们终能攻克这一难题，但如果

你真的相信科学，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和宇宙学家

们会告诉你：我们可以非常接近宇宙大爆炸的起

点以至于在它之后10的负43次方秒的一切都可

知道，但却有一堵墙在那不可逾越，因为在那之

前时空已不存在，所有物理定律不再适用，假设

的宇宙大爆炸的起点和这堵墙之间的事情我们

无从而至。既然没有了时间，我们孜孜以求的那

个“初始”又有什么意义呢？“初始”的概念不过

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一个作茧自缚的思维符号。尽

管如此，人还是要思考，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

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极珍贵的特征。身为人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来之不易，至少是几十亿年

地球演化的结晶。

抗战期间德日进在北京（当时称北平）完成

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哲学著作《人的现象》。1955

年他逝世的同年这本著作得以发表。60年后我

们再次纪念他，对古脊椎所而言，德日进是贡献

最大的一位外国友人；对人类而言，德日进看到

了人的现象的奇特，激励着人们去不断认识与超

越。

2013年Peter Dodson教授在北京龙泉寺做题为“上帝和恐龙”的报告


